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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气功天骄 

林晓 

我叫林晓，是郭林老师生前的伴侣。在郭林诞辰八十五周年前夕，

郭林新气功研究会《忆郭林》编写组的同志采访了我，让我谈谈郭老

师生前的功德、功法、思想意识诸方面的情况。我很高兴，也很感动。

因为郭老师创建了新气功并带到社会上已二十多年了。在这期间，她

培养了许多辅导员，现在仍分散在北京各大公园教功；全国各地及海

外，现在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练郭林新气功。通过练功，他们都

收到了良好的疗效，很多人已经得到康复。现在的辅导员大多是年令

较大的离退休人员，因此，我认为趁这个机会，从曾经接触郭老师较

多的人或朋友那里，收集、整理一下郭林老师生前的情况，写一下回

忆录，是很有必要的，也是很有意义的事。这对今后推动、发展、完

善郭林新气功，为后人缅怀郭老师都将起着积极作用。 

郭林老师祖籍广东中山县。一九零九年六月八日（阴历四月二十

一日）生。父亲是辛亥革命烈士，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，

共生姐妹三人，郭老师是老二。在她两岁时，父亲就牺牲了，当时家

里生活很困难。祖父是个老道，很钟爱她。她从小就在祖父身边，很

小就教她童子功。十四岁那年，她就独身到广州求学，闯世界。先上

的商校，后又改上师范，学美术。因为她身无分文，师范学校食宿不

用花钱，她才上得起。郭老师当时虽然才十几岁，但在广州就很有些

名气了。为什么呢？ 

原因之一是她的装束特殊：她虽是女孩子，却留短发，穿西装，

系领带，一身男装。这在几十年前封建意识还相当浓厚的广州，女孩

子中是没有人敢这样打扮的。因为她的特殊，所以走在大街上没有不

认识她的。当年的照片现在我还保留着。我和她虽然是一九四一年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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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婚，但我在上小学二、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她了。我每天上学都能

看见她身穿风衣，留着短发在门口走，很潇洒的样子。 

原因之二是她在广州上学期间非常活跃，是学生会主席。她很有

口才，很有鼓动能力。到政府请愿，同学们推她为团长。她曾经和汪

精卫拍过桌子。当时的反动政府对她这样的人很反感，又找不到理由，

校长就与校医做假，说她有肺痨病。这种病很传染，别人就不敢与她

接触了，用这样的方法把她与同学隔离开。但她并不屈服，心想我正

面斗不过你们就背着斗。于是她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跳墙出去练长

跑，结果她获得了全市长跑冠军。因为她为学校捧回了奖杯，校长也

不得不组织学生在校门口迎接她。这则消息登在了当时广州的报纸上。 

原因之三是毕业时，她一边考试一边办画展，可她主科考试却是

59.9 分，不及格。记者们很奇怪，说能办画展的学生主科考试怎么会

不及格呢？于是就到学校调查，原来是老师妒忌她。因为她学习好，

同学们有问题都问她而不请教老师，老师就想出这个法子治她，让她

不能毕业。结果事与愿违。这件事见报暴露后，更促使她出名—59.9

分使她成功（报纸材料现在我还保留着）。 

还有，当时广州市童子军有一条规定；男孩子穿短裤，女孩子穿

短裙。她是团长，却非穿短裤不可。学校拿她没办法，就让省长找她

谈话：说她这是奇装异服。她却说：我不坦胸露臂，怎么叫奇装异服

呢？结果省长也治不了她。她的青少年时期就是这样在大风大浪中滚

过来的，而她的天赋和与众不同的气魄也充分显示出来了。 

我和郭林老师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结婚，正是太平洋战争爆

发那天。当时我在澳门上学，她在澳门教书；我是高一学生，她教美

术。我们是真正的师生恋爱。 

郭林老师研究气功，并用气功治病是近二、三十年的事。一九四

九年她得了子宫癌，做了切除手术，还没想到气功，直到一九五九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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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膀胱癌转移做了第六次手术才引起她的深思。她想到：自己一生多

灾多难，虽然练过童子功，当过长跑冠军，还是得了癌。自己已做了

六次手术，同时还患有高血压，心脏病，风湿等多种疾病，如果再做

第七次手术，生命恐怕就保不住了。想到身边还有年迈的老母需要自

己照顾（大姐已去世，妹妹在台湾）有远在美国几十年未见面日夜思

念的女儿，她常常暗自落泪，女儿寻母也找得好苦。想到这些，她说

我不能死，我必须寻找一条自救的路！于是她想到了气功。她想：气

功是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，能不能用来治病呢？有了这个想法，她就

边读医书边练气功，同时还向气功界高人交友求教。经过十年功夫，

不知不觉之中，她身上的病全没了。这引起了她的注意：心想我的气

功是否有点意思，它能在我身上起作用，对别人是不是也有效呢？如

果也有效，那真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呢！这样她萌发了让气功走向社

会，用气功治病救人的想法。 

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初，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，左倾思想严重。

各地气功家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有的甚至被逼自杀，有的被斗死。在这

种社会条件下去传授气功行吗？她苦苦思考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

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毅然走上社会，到东单公园传授气功。开

始，她单枪匹马，是很困难的。到哪里去找病人呢？她就假装挂号看

病与病人聊天问别人有什么病？主动要求教别人练气功，这样就把一

些病人拉到了公园。她在公园里教功、演讲，招来很多人，但也招来

不少麻烦。 

当时有许多逛公园的外国人给他们照像；另有些人看他们练功摇

摇摆摆的样子也不理解，觉得有失国体；还有当时公园正在整修，很

多听课的人拿了附近的砖头瓦块坐着听课，走时就不管了，这也惹起

公园工作人员的不满，所以不让他们在那里练功。后来，他们又先后

到了许多公园都不让他们练功，赶他们走。因为教功时，许多人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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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，这也引起公安人员的注意和干预。有些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去听

课。为教功，公安人员曾七次传讯郭老师不让她教功。一次在龙潭湖

公园她的两个学生被公安人员逮走，关了近 20 天。从此，她在单位

被大会批，小会斗，说她不务正业，不让她教功。但她一点也不动摇，

毫不退缩，照样去教功。平时不能去就星期天去。她说，这是我的时

间，我有权支配。她说，我不能不去教功，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呢！她

坚信，自己的气功是造福人民的，她做的不是坏事。这种信念支持着

她，鼓舞着她。 

当时，我对她搞的气功也不理解，也是拉后腿的。七一年我正在

保定，经常与她通信。我说：“你是画家，却到公园这么搞，就象天桥

的把式，卖艺的一样，多丢份儿啊！”她说：“哎，那可不一样，我是

为救人。我知道病人的痛苦。人在生死关头对人生留恋的心情，没病

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我的功能救人，为什么不去救呢？”她生前经常

说：做人要生得有意义，死得才有价值。我觉得郭老师这种精神是很

伟大的。 

郭林气功渐渐在社会上流传，发展起来了。在二十多年时间里，

她从病号中培养了许多辅导员，现在仍遍布在北京各大公园教功。全

国各地，甚至海外也有不少郭老师的弟子。在多年的练功实践中，证

明了郭林气功在癌症病人的治疗和康复中，在治疗多种疑难慢性病中

发挥了奇效；证明了郭林气功确实是治疗癌症和慢性病的一种既经济，

又有效、又易学的好方法。但郭老师也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精力，付

出了自己的健康。她的脚冻坏了，那是因为大冬天她站在雪地里讲课

冻坏的。她在最后几年已经走不了行功，只能练定步功了。但她仍不

退缩，花了五百元钱买了一辆三轮车，每天让人蹬车送她去公园教功。

她说，我的脚虽然冻坏了，但我无憾。因为我创立的功救了许多人，

牺牲我一个，救了大家，值得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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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林老师创立的新气功，确实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，这是她一

开始也没有想到的。她的功理、功法也在二十多年教功实践中逐渐丰

富、发展，完善起来。 

郭老师不但对自己的气功不懈地追求，她对周围的病人，朋友，

也有一颗温暖的心，特别乐于助人，帮人排忧解难。 

她最早有一个学生叫杨新菊，现在陶然亭公园教功，红斑狼疮患

者，郭老师对她很是下了一些工夫。杨新菊一九七二年开始学功，当

时病很重，每天要服 8—12 片激素。就这样有时还控制不了病情，老

发低烧。学了一段时间功后，因病经常反复，很痛苦，她都想死，不

想练了。郭老师知道后，只要她不来，不是派人去找她就是亲自去做

她的工作。老师对她说：“你如果死了，剩下两个孩子，将来你爱人

为孩子再娶个后妈，孩子可该遭罪了。你发烧也要练，我带你练。”

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她的病渐渐好转了，慢慢地药也不吃了。

现在杨新菊身体很好。 

郭老师教功，不但不要钱，有时还自己掏腰包。 

郭老师的另一个叫徐金生的学生，现在北京气功研究会工作。当

时跟郭老师学功时生活很困难，收入很少，还有一老母亲。冬天练功

只穿一双单鞋。郭老师看见了就送给她棉衣、棉鞋。 

还有一个叫具本艺的学员，是平顶山文工团舞蹈演员，乳腺癌患

者，当时生活也很困难。父亲家在北京，房子很小，她没地方住。郭

老师就把她叫到自己家来住，告诉她先看病再说。具本艺有病需要营

养，郭老师就让我母亲给她燉牛肉汤喝，让她两三天喝一次。其实，

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。 

郭老师还有着豁达的胸怀。对于那些最早受益于自己的气功，为

他们治好病而又背叛自己的学生不去理论。有个学生为阻止郭老师的

《五禽戏》在电视台播出，就曾写信到电视台说老师有海外关系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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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奸，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以至电视台到她单位去调查；另一学员曾到

外地说《郭林新气功》这本书不是郭老师写的，而是他写的。因为他

当时挨斗不能出书才转让给郭老师的，以郭林的名义出版……，对于

这些肆意揑造中伤诽谤攻击，有些人知道后很气愤，非让郭老师与他

们打官司。可郭老师却说；哪有老师告学生的呀！再说他们不是也在

为人民做好事嘛，他们不是也在救人嘛！算了，算了，他们能救几个

人也很好嘛！ 

病人常说：郭老师心中只有病人，唯独没有自己。事实真是这样，

就在她逝世的一九八四年，她还去外地教功六次。有一次她准备和刘

桂兰一起去郑州，那天得了急性肠炎，老去厕所。按说不能去了，可

快开车时，她说：“走，我不能不去，那么多人等着我呢！”到了郑州，

她怕我担心，就叫刘桂兰打电话给我，说她没事了，其实她还没好。

但她照样教功，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事。还有一次去郑州讲课，回

京时，省体委的同志送她到车站，递给她六百元讲课费，她用手摸了

一下说：“好了，我摸了就算收下了，你们拿走吧！我到郑州来不是

为挣钱，而是为了传授我的气功。”为此事，省体委还发了一份通报，

号召大家向郭林老师学习，歌颂了她无私奉献的精神。 

郭老师对家里的亲人也是一往情深。 

那是在她去世前几天，在紫竹院公园与上海的学员聊天。她说：

“奶奶（即我的母亲）对我很好，他把全部家务都承担下来了。如果

没有奶奶，我也救不了你们。”还说：“我一生最不放心的就是林晓（因

为我自理能力很差，母亲从小什么也不让我干，把我惯坏了，至今我

也不会做饭），除此以外，我没什么牵挂了。”现在看来，她当时已经

意识到自己即将辞世，才说这些话的，因为她平时很少与别人谈家常

的，学员们也感到奇怪。 

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，也就是她去世前不久，广东家乡来人，邀



7 

 

请她参加家乡颐老院的落成典礼，因为她是家乡的名人。她说，我一

定要参加这个典礼，并准备画一张画儿送给颐老院。为此，她画了几

天。就在她发病的那天上午，她还趴在桌子上画了四个小时，画完还

亲自盖上章，这是晩年没有的事。晚年因眼睛不好，每次画完画，都

是学生给盖章，可这次她却自己盖上了。在吃午饭的时候，她就发觉

双手拿不住筷子，这才意识到不好，当别人把她扶到床上，就昏迷了，

嘴角流出了黑血，她只说了一句话：快去找刘大夫……。那天当我得

知消息赶到家，她已被送到北京 466 空军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她已处于

高度昏迷。经过三天抢救无效，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十二

时十五分去世，享年七十五岁。 

郭老师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小礼堂举行。于大元同志主持追悼会，

郭老师单位的领导刘迅同志致悼词。 

郭林新气功研究会考虑到成千上万的郭林气功受益者将来要有

一个凭吊老师的地方，还为郭老师修建了一座墓地。 

后来，郭老师的家乡为她建了一个由她生前友好、前侨联主席张

国基老先生题字的纪念亭，我参加了纪念亭落成典礼。她的家乡共建

了两个纪念亭，一个是著名的导演郑君里的纪念亭，一个就是郭林老

师的纪念亭。以后又由于大元、黄松笑、叶强、孙铎、上海郭林气功

学会等捐资在亭旁立了一块石碑，碑文记载了郭老师的生平。在郭老

师逝世五周年时，我又带了一些人参加了郭林老师家乡乡政府为她组

织的纪念活动，并参观了她的故居及纪念亭。 

我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在她的故居搞一个纪念馆。但目前困难很多，

只能慢慢再说吧！ 

郭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十年了，但她一生不畏强权的硬骨头的精神；

她对气功事业不懈地追求精神；对广大病患者的无私奉献精神；她在

淫威面前不低头，在挫折面前不气馁，成功面前不骄傲，在金钱面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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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摇的崇高品质，是我们的光辉榜样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！ 

至于说到对郭林老师的评价：我认为她是中国气功史上的一颗明

珠，她对中国气功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她创立的新气功是中国气功史上

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郭林新气功开拓了气功的

一个新的领域—气功治癌。这在她以前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过的问题。 

郭林老师是把中国古老气功由单传到大面积推向社会并为广大

人民治病的带头人，七十年代用气功防癌治癌，郭老师是一位最杰出

的代表。她提出的中医、西医、气功综合治疗，在广大病员中取得了

非常好的疗效，并得到广大医务者和气功界的肯定和推广。因此，我

说郭老师对中国气功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可以说，她是气功界的楷模，

是全体气功界学习的榜样。 

在纪念郭林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，谨以此回忆，向与我风雨同舟

四十三个春秋的亲密伴侣—郭林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！ 

 

 


